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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岁恩师与我的“甜蜜事业”

我的蜂学导师龚一飞教授今年已百岁。作为

1978年恢复高考后蜂学专业的第一届学生，我亦

年过六旬。时光荏苒，47年过去，入学场景历历

在目。当时我们42名学子，年龄跨度悬殊：既有

十六七岁的高中应届生，也有三十岁以上的“老三

届”。大家出身迥异各不相同，却因“蜂学”这一

共同目标相聚在一起。

当时，龚教授刚从闽北山区下放回来，便全力投

入蜂学专业的复办工作。最令我难忘的是，我们班几

位同学因家庭原因，档案被压，是龚教授挺身而出，

为我们争取到上大学的机会——我便是其中之一。

开学后，在简陋的漳州分部，龚教授第一堂课的

开场白是：“欢迎加入我们的甜蜜事业！小蜜蜂为人

类带来甜蜜和健康，我们要珍爱它们！”此言让我心

潮澎湃，脱口而出：“我要爱小蜜蜂一辈子！”这番

话，让我开始爱上了这个专业。

我对机械与无线电有着近乎痴迷的热爱，中学时

数理化成绩稳居年级前列，尤其物理成绩突出，被同

学们称为“物理博士”。课余时间，我总爱拆解身边

的机器、电子仪器，研究其结构。或许是因睡眠不足

（高考前夜通宵帮同学组装电视机），次日物理高考

时，我竟犯了低级错误：将27÷3=9误写成3，导致15

分的几何光学题因物距计算错误被扣14分。本可拿满

分的物理，最终只考了86分。高考总分也以一分之差

错过重点大学的热门无线电专业，无奈进入农学院。

起初我满心不甘，甚至有“终生悔恨”之感。为专心

学习，我将所有心爱的机械、电子设备封存，直到听

完龚教授的专业导论课，才暂时安下心来。

第一学期，以基础课程为主，我数理化底子

好，学得轻松。漳州分部地处远郊，课余条件简

陋。起初我忍住不碰机械电子设备，可当对越自卫

反击战的新闻联播点燃了全国人民的爱国激情时，

我实在按捺不住，动手调试好楼道里那台信号极差

的18英寸黑白电视机，让大家清晰地看到我军的

英勇顽强，战无不胜的英雄气概！也正因如此，我

的特长被大家知晓，不少人上门请教机械与电子问

题。在龚教授门下，我修复的第一件重要设备是一

台被判“死刑”的进口英文打字机。龚教授用修复

好的机器流畅打出英文时，兴奋不已。接着，我又

修好了他的祖传怀表。他既高兴又严肃地告诫我：

“不要把精力浪费在修理普通家电上，要把特长用

在蜜蜂事业上！”他还让即将出国的汤培椿老师与

我谈话，探讨电子技术与蜂学结合的可能。

第二学期，汤老师向龚教授证实我的能力，建议

支持我开展蜜蜂电生物学研究。龚教授当即从教研组

紧张的办公经费中，每月挤出15元支持我。当我研制

出蜜蜂电子自动取毒器原型时，想将他署名为第一作

者，被他坚决拒绝：“我不懂电子学，不能挂名。”

他还破例让我当“小老师”给同学讲解。

临近毕业，学校决定将养蜂专业由大专升格为四

年制本科，留校名额增加。毕业典礼上，龚教授念到

我的名字后便匆匆离开——我知道，导师“锁定”了

我。我们几名留校同学前往校总部，开启了协助导师

将蜂学专科升级为本科的征程。

龚教授创立的蜂学，是一门跨越多个大学科的特

色学科。初学浅易，愈钻研则愈觉其包罗万象。如果

固步自封，不引导师生深入挖掘学科的深层内涵，就

会导致学科发展停滞、学生学习热情下降，最终造成

就业困难。

记得学生时代，主课“养蜂学”期末考试前，

我在冬日阳光下埋头看书，龚教授见了十分高兴地走

来。可他抽出我手中的书，发现是科幻小说而非养蜂

教材时，生气地将书摔在地上：“明天考试，你有把

握考优吗？”我转身回宿舍，拿出他编写的《怎样养

蜂》说：“早就看了多遍，没什么好看的！”他却耐

心教导：“要像看科幻小说那样全神贯注，再想想蜂

学的内涵是什么。”那时我以为他在暗示考试内容，

后来留校任教几年才明白，他是希望我深入研究、开

缪晓青

（福建蜂疗医院、福建省神蜂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福州35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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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蜂学的新领域。

1988年我设计生产的蜜蜂电子自动取毒器开始推

广后，蜂农采毒后没买家，都要找我收购。开始时我

动员家族企业来收购一定量蜂毒（那时蜂毒美国市价

282.3美元/克）后就负担不起！即便我们以较低价格

收购，由于国外多层市场盘剥，加工纯化后利润小。

结果，砸在手上的蜂毒还是卖不出去，企业资金流动

受阻。我思索解决蜂毒的销售出路（也是解决蜂农蜂

毒产后销路）的同时，重要的是要解决蜂毒自身的应

用市场。于是，在老师的指导下我们开始向教育厅、

省计委（发改委）、科技厅等提出与几家医学机构合

作开展蜂毒的医疗应用等基础研究与攻关课题，先后

得到了省与国家重大科研项目支持。在此之前，由于

项目技术保密性强，资金又短缺，开始时只能在爱人

单位分配的房子（60平方米左右，三层三小居室无厅

的小套房）的主卧窗台上，弄个大防盗网，围住做个

实验台作为蜂毒提纯与药物配制实验工作室。此举很

快就引来了城管关注，当城管执法队上楼一看，整个

房间都是个精细实验室，尤其窗台是较高级的实验

台，都不忍心破坏了。当他们听说我校正在准备建造

蜂疗研究所，实验台以后会搬进研究所，就安慰我们

的邻居先克服一阵子。这些人性化的管理与好人都是

激励我要更努力地工作，开拓蜂疗造福人类的动力之

一！我的导师龚一飞教授当时已年过70岁，为了方便

来实验室，竟然硬学会驾驶摩托车。他经常从学校自

驾车来看望我们做实验，他还常笑哈哈说：“终于实

现青年时想骑摩托车的梦想！”

1992年初，我因车祸下肢瘫痪，在多方求医

无效情况下，我研发出一种蜂毒中药外擦剂“神蜂

精”，成功治好了自己，此事快速传开并得到推

广。此后“神蜂精”也治愈了许多疑难疾病患者，

推动了蜂疗研发进展。有人质疑“蜂疗与制药加工

会冲淡蜂学内涵”，龚教授立刻挺身而出：“这正

是蜂学内涵扩大的表现！”蜂学的特性，在于其能

与多个大学科融合发展——无论是农学、医药学、

食品科学，还是军事科学、环保、人文社科等。而

向医药领域发展，正是蜂学发展最璀璨的方向。他

将自己亲身使用“神蜂精”的感受，用脱胎漆器做

匾题词，表达对蜂疗的感激与赞许。蜂疗作为农学

与医学的交融点，既能提升蜂产品的市场价值与需

求量，更能丰富蜂学的内涵——这或许就是导师早

年对我的期望之一。

留校工作初期并不顺利。7名留校同学中，唯独

我没有定编定岗。后来我才知道，原来扩增后留校名

额中原本没有我，是龚教授力排众议留住我，暂时带

在身边观察。有人暗中提醒我：“你是全校少有的入

龚一飞教授题词



中国蜂业

11封面故事
2025 年 11 月

校后无定编、无培养方向的人，像野草一样乱长，容

易枯萎。”可我深知，有这样如父亲般关怀我的导

师，我绝不会“乱长”。

起初，我除了帮龚教授做养蜂学助教（带实验

课、改作业），还常随他参加学术会议，或是陪同他

拜访省、部级等单位，争取对蜂学办学的支持。更令

我感动的是，龚教授专门给了我一间30多平方米的新

建实验室，配备大实验桌、试剂橱与办公家具，让我

有独立空间自由发展。即便工作繁忙，他也会抽空来

看我的实验进展、询问我的身体状况，甚至抽查实验

室卫生。见我头发自然卷曲，他还会亲手帮我整理，

如同亲人般关爱我。

那时的我没有经费与项目，只有技术。在食堂，

我结识了基础部的青年教师们，我为他们提供修复实

验室的精密仪器的免费服务，从而换来他们淘汰的旧

仪器。后来我的维修业务不断扩大到其他实验室，

“宝贝”们也就逐渐填满了我的实验室。龚教授看到

后既兴奋又心疼：“是金子总会发光！”他见我常熬

夜修理，他又说“我要做恶人阻挡你”——其实是怕

我累坏身体。

学校欲调我去新成立的检测中心做维修，龚

教授在校务会上坚决反对：“找一个维修人员全国

有千万；但能把电子技术与蜂学结合的专家，太少

了！”这番话征服了全场。后经仪器科林科长邀请，

我去该科锻炼。不到三个月，我修复的设备总值超

四十万元，我因此得到表彰，并被派往福州大学进

修。龚教授很快将我调回蜂学部，我深切感受到他的

珍视。

回蜂学部后，龚教授立即命我10天内编写《养蜂

仪器使用课程》的大纲。我曾因父母经历不愿从教，

龚教授的安排我却无法拒绝。于是我静下心来，花了

3天时间查资料，2天时间梳理框架，7天后就把大纲

交给了他。“两个月内，把教材初稿拿出来。”龚教

授的要求依旧很紧迫。当我把枯燥复杂的电子学知识

变得简单易懂，从基础电路到敏感元件，从仪器功能

到维护方法，甚至加入了蜂学摄影技术，让农科学生

也能轻松入门的《养蜂仪器使用课程》初稿交给龚教

授时，他当即说：“整理一下，马上印刷！养蜂80级

本科的这门课，就由你任主讲教师。”

一天晚上九点多，校教务处负责教材的科长看到

我桌上的书稿后，十分惊讶。一周后，一本盖着教务

处公章的教师用书送到了我手上。我这名没有正式定

编、刚满20岁的毕业生，就此站上了大学讲台，这门

自编的选修课一经开设就爆满。

当农业部（现农业农村部）给蜂学专业分配了

两个赴欧洲留学的名额时，龚教授第一时间就推荐了

我，但我却婉拒了。彼时我其实是想去厦大攻读电子

学研究生，当时厦大有一位搞电生物学研究的教授看

了我编写的仪器使用课教材后，来信欢迎我去。与此

同时，南京农业大学的昆虫生理生化专家尤子平教授

首届蜂疗专业师生合影



12

APICULTURE OF CHINA

封面故事
2025 年 11 月

也给我写信，希望我能去他身边共同开展研究。龚教

授得知我想离开蜂学，当场表示反对。但他也不愿埋

没我的潜力，提出由蜂学系出资，让我以教师进修生

的身份去南京农业大学学习昆虫生理生化研究生课程

两年。最终，我听从父母建议前往南农大进修。

在南农大的进修生活充满挑战。为了让我们更

好地掌握，尤教授把周末时间都安排在南京铁道医

院实习，让我们学习人体生理生化与组织解剖，甚

至参与真人尸体解剖。课堂上，他还会把电子学知

识融入昆虫神经系统传导等内容中，生动又易懂。

南农大当时有世界粮农组织（现联合国粮农组织）

提供贷款购置的先进仪器，实验室管理极严。因我

熟悉电子机械，不仅能快速掌握仪器使用与维护方

法，还得到了专属钥匙，实验起来比较方便。

进修快满一年时，教育部在南京农业大学召开

专业教材会议，龚教授借机来拜访尤教授。“能教的

我都教了，这孩子是学生理生化的好材料，最好能再

去北京的中国科学院学习大动物生理生化，就更完备

了。”尤教授对龚教授说。但当时蜂学教学人手紧

张，龚教授以“给专项经费开办蜜蜂生理生化学新课

程”为由，将我提前接回了学校——未能完成完整的

两年研究生进修计划，尤其是失去了去北京深造的机

会，成了我一生的遗憾。

1983年，我将“蜜蜂电子自动取毒技术初探”研

究论文投给了《福建农学院学报》。不到两个月就快

速刊登出来了，很快被日本的一家机构全文翻译成英

文，之后又被美国农业文鉴收录，评价它为“当今世

界首例电子学在农业领域的成功应用”。一时间，每

天都有上百封信寄到学校求购。学院领导鼓励我与家

族企业合作进行开发。1988年，家族企业出资研制出

了成型的机器，我们共同申请了国家发明专利。1996

年，在学校和家族的支持下，我组建了福建省神蜂科

技开发有限公司，专门从事蜜蜂产品的市场开发，创

新性研发以蜂产品为主的获国药准字、国食健字、食

品号以及化妆品等近百种蜜蜂新加工产品（如，“神

蜂精”“宝元灵”“江南春”等）和自主发明专利技

术及“双临界萃取机”“叠压高能保鲜干燥浓缩机”

等多项新技术与其加工设备等。神蜂品牌被省政府评

与中国女排签约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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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福建省优质产品品牌与省著名商标，2004年被中国

女排指定为中国女排唯一专用蜂产品，先后承担了两

项国家发展改革委认定高新技术产业化项目（每项

5000万元），产生了较好的社会与经济效益。2018年

被国际权威机构评为中国未来前500企业，市价达到

41亿元。“产学研结合孕育‘神蜂科技’项目”被教

育部评定为高校服务海西产学研优秀合作项目。当我

们成功将科研成果产业化时，龚教授总会骄傲地说：

“我从养蜂到办蜂学就是起始于贴补学费与养家糊口，

产业化是经济的基石，是科研成果的试金石，是学科建

设的保障！”回顾65年蜂学专业办学，几乎没有听说过

蜂学校友抱怨因所学专业下岗失业的，而常听说：“蜜

蜂能使你：小康有余，大亨不足。”千年传统认为“蜜

蜂会带给你财运”，而龚教授——我的导师对我来说就

像个送财的“神爷”，让我终身受益！

1983年年初，也就是龚教授将我从南农提前接回

校不久后，龚教授传达了教育部关于专业课程教材设

置的精神，系里决定将原来的“养蜂学”拆分为“蜜

蜂生物学”“蜜蜂饲养管理学”“蜜蜂生理学”“蜜

蜂生态学”四门课程，并让各位老师根据自己的研究

方向编写教学大纲。我分到了“蜜蜂生理学”大纲编

写任务，一周就完成了初稿；龚教授看后，又让我接

手“蜜蜂生物学”大纲的编写；再过一周我又交了

稿；最后，他说负责“蜜蜂生态学”大纲的老师进度

滞后，让我再多辛苦一下——就这样，三门课程的大

纲及初期教材都出自我的手。

大纲上报后，编写教材和建设实验室都需要大量

经费。我们建议龚教授去农业部（现农业农村部）申

请支持。在龚教授的带领下，我们积极拜访了农业部

（现农业农村部）及相关部门，最终不仅争取到了办

学经费，还拿到了科研项目资助：蜜蜂电子自动取毒

器在1996年获得了国家发明技术奖。蜂学教学，终于

在龚教授的引领下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

最初，这三门蜂学本科生的主要课程都由我主

讲，后来随着研究生毕业的新教师加入，我慢慢把

课程及初期教材都交出去。龚教授则不断鼓励我：

“把电子学、生理生化和蜂学结合起来，做更深层

次的研究。”

在他的精心指导下，以及国家和福建省多个相关

部门的大力支持与帮助下，蜂疗研究所于1996年10月获

得了省教育厅、省编委的批准，成为全国首家省级蜂疗

研究所，龚教授担任名誉所长；1999年12月，全国首家

省级蜂疗医院诞生。随后，我们主持的国家发展改革委

批准的天然生物毒素工程实验室、教育部蜂产品加工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农业部（现农业农村部）蜜蜂生物学

科学观察站等多个高水平科研平台相继建成。

在恩师的规划和指导下，2001年与福建中医学

院合作开办“临床康复医学（蜂疗）”三年制专科

专业；2008年，蜂学本科成为教育部一类与二类特色

专业建设点；2009年，建成以蜂产品药用开发为目标

的“中药资源与开发”新本科专业；2010年，蜂学二

级博士点获批后，加上原有的蜂学硕士点，蜂学学

科构架基本完整；教师队伍具备正高职称以上9名，

其中，4位农业部（现农业农村部）蜂体系岗位科学

家，2位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副高职称与

年轻博士学位以上教师也达9名，形成了一支较强的

蜂学教学科研队伍。我先后主编、主讲了多门本科、

硕/博研究生及留学生课程及教材，蜂学教育体系就

此基本健全。龚教授兴奋地说：“这开创了蜂学与医

学教育的先河，对蜂学发展有里程碑意义！”

在导师的帮助与指导下，1999年4月，时任福建

省养蜂学会理事长的我，作为福建省高级农业专家考

察团成员赴台湾大学何铠光教授等的实验室及教学蜂

首届蜂疗高峰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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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等参观考察。受福建省科协对台科技学术交流中心

主任、考察团高文仲团长的委托，我与何铠光教授初

步商定共同举办海峡两岸蜂学学术交流大会。由龚教

授任团长，有7位蜂业高级专家代表组团参加“首届

海峡两岸蜜蜂生物学学术研讨会”，研讨会于2000年

7月在台湾苗粟农业改良站成功举行。由此开启了海

峡两岸蜂学学术正式交流之先河（至今全国共举办十

多届，影响广泛）。我们还先后成功主办了“2010年

首届全国蜂疗学术高峰论坛（福州）”“2012年首届

海峡两岸蜂疗学术高峰论坛（福州）”“2013年首届

亚洲国际蜂疗学术高峰论坛（福州）”等会议，并成

功地将国际上两个蜂疗学术团体（东方蜂疗与西方蜂

疗）联合在一起，2014年10月18～20日在罗马尼亚的

布拉索夫共同举办国际蜂疗联盟（18个国家）学术交

流，产生较大的蜂学蜂疗国际影响力。每场学术活动

都能见到龚教授（只要他能出场的）兴高采烈，迎接

来往宾客，积极参会认真听讲与交流，决不放过任何

宣传蜂学蜂疗的机会，其敬业精神令人折服。

父亲一直叮嘱我要“忠诚于导师”，我始终记

在心里。但1989年，中断多年的职称评聘工作重新启

动时，我因故错过，深感挫折。我整理好实验室，打

包好个人物品，写好了辞职信，找到龚教授：“感谢

您的培养，家乡需要我，我想回去了。”我递上辞职

信，他却立刻说：“给你一个月的假，先回家休息一

下，别冲动。”我坚持把信留下，转身就走。刚走到

楼下，就听到龚教授在楼上大喊：“缪晓青，站住！

这封信我坚决不收！” 辞职信从楼上扔了下来，我捡

起来塞进了校长办公室，然后去车站买了第二天回家

的车票。

第二天天还没亮，急促的敲门声就响了起来——

龚教授站在我家门口，喘着粗气，见到我的第一句话

就是：“好，好，没走就好！”他从提包里拿出一份

讲师职称申报表，激动地说：“现在学校讲师的申报

已经结束了，只有工程师一个名额（是校仪器科让出

来的），你的条件也符合，先评上以后再说。”随

后，他把“讲师”改成了“工程师”，递给我说：

“蜂学还很弱小，一个风浪就可能把它打翻。好舵手

不会在大风浪中弃船而去，船长更是会抱着船一起沉

没！”说到这里，他老泪纵横。我和爱人也忍不住落

泪，当场撕掉了车票——这样的导师，我怎能离开！

岁月不饶人，如今龚一飞教授已经一百岁了。

作为他在恢复高考后招收的第一届学生，我亲身经历

了他带领我们将蜂学专科升级为本科的全过程，见证

了蜂学专业从复办到有硕、博士点的蜂学健全教育体

系，这些成就充满着龚教授对蜂学事业的呕心沥血无

私奉献。而我从普通助教变成了国家二级教授、博

导、所长、院长以及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并获得省杰出人民教师等荣誉称号，我的每一步成长

都离不开老师的谆谆教导和精心培养。

看着精神矍铄的龚教授，我会想起他常说的那

句话：“蜜蜂是人类健康之友，我活到一百岁，就

是要为蜜蜂事业做广告——蜜蜂产品，能给人带来

百岁健康！”

回望这半个多世纪的历程，从因高考失误无奈进

入农学院，到在导师的指引下深耕蜂学领域，将自己

的机械电子爱好融入蜂学研究，我始终感到庆幸：在

人生的关键路口，遇到了龚一飞教授这样一位严师如

父的引路人。他不仅教会了我知识，更教会了我坚守

与担当，这份“甜蜜事业”的传承，也将成为我一生

的使命。 

首届蜂疗高峰论坛合影


